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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谙安
穿过公路

去擦亮墓碑

去安葬情话

彼此分明地，用眼睛看着眼睛

我们在深渊劳作

没见过来世也没见过前生

你在地面画星星，石头，木

浆，花朵

设计下山的弧度

月下迷宫枝蔓纵横

少年们躲在亡魂纷争处

等一头怪兽的复活

“对我们来说

野狗和狮子都一样”

一切生灵中，我们最怕的是

人

归于撞天岗

南慕容
一度喜欢这种虚拟社区的聚

会。在现实中，他们拥有各种身份

和证件上的名字，在论坛社区的聚

会里，他们拥有的却是另一个 ID。
那些 ID，五花八门，匪夷所思，有些

优雅温柔如梦中呓语，有些简单粗

暴如当头棒喝，但大多数都是自己

心情的写照，就算是信手从小说中

拈来的一个人物，也总有点自己的

寓意或寄托吧。但当我第一次看到

小昭时，她黝黑的皮肤，瘦高的身

材，不是很漂亮但还算精致的五官，

却怎么也没法跟我最喜欢的金庸小

说中的女性人物小昭联系起来。

论坛线下的聚会都是 AA制，

但只要小昭在场，永远都会有一个

神秘的人物替大家买单。我们一边

享受着免单的福利，一边酸葡萄心

理作祟，奚落一番：“我们又不是买

不起单，看上去她也不是特别有钱

的人，为什么如此高调？”“又不是花

她自己的钱，她也就是借花献佛而

已。”小昭听见了，会装作没事地笑

一笑，她笑起来的时候，露出浅浅的

酒窝，还有洁白的牙齿，只有当她笑

的时候，才会让我隐隐想起书中的

小昭。

那时候我像写字楼里所有的单

身狗一样，疯狂喜欢美食，有时候吃

到了一道令人难忘的菜肴，像钟情

已久的爱人，齿颊留香，彻夜难眠，

我就会臆想出一个情感故事。我把

故事发在论坛上，故事的题目就是

这道菜肴的名称。那些饮食男女的

故事大多俗不可耐、酸不溜丢，赚人

眼泪而已，没想到在回帖者中就有

一些人以为写的是他们自己，小昭

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不是版主，但

小昭显然是美食论坛上最活跃的大

神，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有一次她邀

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出于对“小

昭”这个名字的尊重，我不假思索答

应了。对于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情景

已然淡忘，只记得是在天一广场的

一家茶楼，人很多，我们在玩杀人游

戏。

当小昭介绍我时，网友们无法

将论坛上那些伤感落寞的的文字与

眼前这个瘦弱斯文的江南青年联系

起来。小昭毫不掩饰对我的失望：

“我以为，你至少有一双忧郁的眼

睛，还有钢琴家一样白皙修长的手

指。”

聚会的人当中有画家、商人、公

务员，更多的是像我这样的小职员，

没有任何目的，纯粹出于对于美食

的热爱，有时会为开餐厅的某位网

友捧场，到他店里腐败一下，论坛上

发点聚会的图片，他给我们优惠，我

们替他做广告。那天就是为了给开

茶馆的一位网友捧场，茶馆不但供

应茶点，还可以点餐。我沉默地玩

着游戏，喝茶用膳，几乎没怎么说

话，等到聚会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

准备交钱走人，小昭微笑着说：“单

已经有人买过了。”其他的网友显然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结果，只有我感

到意外，我几乎是结巴地说：“下次

我请。”

这样的聚会给了我暗中观察别

人的机会，有时候我会把他们的样

貌、谈吐搬运到故事里的人物身

上。我继续写着那些冷寂而没有希

望的文字，不知疲惫地参加聚会，以

为这样的生活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但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唯一一次单独见到小昭是在甬

城唯一的一家清修咖啡店里，本来

说好参加聚会的几个网友忽然都有

事不来了，宽大的包厢里只有略显

尴尬的两个人。手工制作的黑咖啡

醇厚苦楚，小昭好像很习惯这样绵

长的苦楚，不放一粒糖。良久我们

都不说一句话，我轻轻转动着咖啡

杯里的匙子，心里努力思索着如何

打破尴尬的话题，忽听小昭说：“我

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以前聚会的环境太过嘈杂，这

让我几乎记不住小昭的声音，这次

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我突然发现小

昭说话的声音非常好听，这无形中

又与书中的小昭接近了一步。

我不置可否。“你一定在想替我

买单的那人是谁？”小昭说：“你很快

就会见到，他是我的男朋友，我叫他

曾阿牛。”

“为什么不叫他张无忌呢？”我

哑然失笑。很快就觉得这样的问话

毫无意义，在小说中张无忌和曾阿

牛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因为他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是

丑。在小说中，当张无忌用锅灰抹

上了脸，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的丑

小子。”小昭说。“我也不知道这样做

对不对，在论坛聚会中，我都叫他买

单，但又从不让他参加聚会。我的

理由是既然他不混论坛，也就不用

受到 AA的限制，在现实中人们不

是抢着买单吗？”

“这当然不是你的全部理由。”

我好像隐隐看出了小昭的心思，但

并不想说穿。这时，她的男朋友来

了，是一个在宁波经商的温州人，矮

个，肤色较黑，戴着硕大的金项链。

他把名牌的手包往桌上一掷，用睥

睨的眼神看着我。小昭挽着他的

手，柔声说：“晚饭，是要我给你做，

还是外面吃一点？”

我如坐针毡，找了个理由起身

告辞。当我走到吧台，小昭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单已经买过了。”

继续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聚会，

业余时间也为一家媒体采写美食，

以前单纯的那种聚会反倒变成了我

的工作。发帖更勤了，但文字变得

功利和市侩，有时连我自己都看不

下去，小昭依然是回帖最勤的那人，

但不再像之前那样只是单纯地赞美

和感慨，而是充满了愤怒。她私信

我：“我不敢相信你竟然做起了广

告，是什么样的人生际遇把我的偶

像摧残成了这样现实的一个人？”我

的回答风轻云淡，却直抵要害：“我

以为你的曾阿牛至少有一双忧郁的

眼睛，还有钢琴家一样白皙修长的

手指。”这分明就是她对我说过的

话。

随后的一次聚会中没有了小

昭，当餐厅的收银员在门口追上我

们时，我们才恍然发觉忘记了买

单。之后的多次聚会中依然不见小

昭，我们记起了免单的好处，忽然有

点想念小昭。画家打趣说：“也许她

是接到圣火令了。”但有知情者说，

小昭的感情生活一直不稳定，这段

时间，应该是被她的富豪男朋友甩

了。“你知道她有多惨？一个人神情

落寞地去妇儿医院打胎。”说话的那

个网友正是在医院工作的护士，我

忽然有点愤怒：“这是她的隐私，我

们只是论坛的聚会，不应该拿别人

的现实生活消遣。”

那次聚会不欢而散，但我确信

善良的小昭遇到了渣男。我忽然记

起了第一次见面时跟小昭说的话：

“下次我请你。”但我要请的那个人

似乎永远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百

无聊赖的时候，偶尔也翻翻以前发

表在论坛上的一些帖子，有很多次，

小昭都是坐沙发的那人，她的回帖

莫名感伤又回味悠长，看得出也是

一个曾经浸淫文字的人。

渐渐地，我脱离了虚拟社区的

生活，有时候试着在论坛发表一两

篇文章，还是美食与情感，但那些笨

重的文章淹没在众多精美的图片

中，几乎没人回帖。时代剧变，在眼

球经济时代，谁还会耐着性子读那

些又臭又长或许还有点自恋的文章

呢？纵然世上还有我这样的作者，

但还会有小昭这样的读者吗？

多年后我回到甬城从事品牌策划

工作，有一次接到一个客户的咨询，约

我到江北的一家生产渔具的外贸工

厂。

“我们以前是贴牌生产，产品全部

出口，但现在外贸不景气，决心要做自

己的品牌，转战内销市场。”见到我来

了，女老板从办公桌上一堆报关文件

中抬起头来，语速飞快地说。

“小昭。”这么多年来，她的样貌竟

然没有多少改变，肤色看起来比以前

白皙不少。

她怔了怔，但很快认出了我。我

说：“我欠你一次买单。”

有缘终究会再见面的，但见面不

代表着什么，由于种种原因，生意并没

有谈成。之后小昭又有几次产品包装

设计的事情找过我，对于没能合作的

结果我们也很遗憾，生活永远比我们

想象中残酷。

最近又见到过一次小昭，是在一

家葡萄酒商的冷餐会上，她显然在事

业上更进一步，脸上微微胖了一圈，但

声音还是那么动听却不矫揉造作。

“你为什么从来不问问我这些年

在干些什么？为什么突然从论坛聚会

中消失了？”

我想起关于她的一些传言，无非

是被富豪男友抛弃，然后小三上位的

世俗生活中的狗血情节，如果从另一

个角度解读，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草根

女子的励志人生。

“你要知道在这个社会中做女人

是多么不容易！当你在玩弄一个女性

的时候，你绝不会想到你不过是她的

一块垫脚石。”小昭悠悠地说着，好像

是一个曾经阅经风霜，如今世事洞明

的高人。我忽然想起了她之前的那个

温州商人，我当时没有说穿的买单理

由就是报复。报复性的买单才能让小

昭心里感到一点快乐，或许那个温州

商人在她的生命中就是为了买单的虚

荣而存在的。

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小

昭，但就算再见面，我再也不会称呼她

为“小昭”了。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就

如同斟满在眼前的酒杯，一饮而尽之

后，有多少人世沉浮，又意犹未尽？有

多少人相忘江湖，却从未离开？又有

多少故事从此可以忘却，又重回杯底？

又见小昭

蒋宗萍
近处，数只白鹭，正欢快地张开

翅膀，在澄碧的水面上追逐嬉戏。

突然，两只白鹭将腿一缩，沿着江面

展翅飞翔。白鹭的背景，青山点点，

江水悠悠。我乘坐的游船，在新安

江水库，或者说是千岛湖的怀抱中，

缓缓而行。

新安江是富春江、钱塘江的上

游，发源于皖赣交界的怀玉册脉六

股尖，流经安徽的休宁、黄山、歙县

及浙江的淳安、建德、桐庐、富阳、萧

山、杭州，一路奔腾，汇入杭州湾，东

流入海。新安江水电站的拦蓄，造

就了这个人工湖。1984年底，命名

为千岛湖。而我，还时常称之为新

安江水库。

我凝视着江水，心里有许多话

要对它倾诉。1959年，我考入位于

杭州钱塘江畔的浙江电力专科学校

时，正逢新安江水库建成开始蓄

水。作为未来电力事业的接班人，

时时关注着新安江水库，并以它为

傲。翌年 5月，在新安江水电站试

运行一个月后，我和同学们在水库

大坝内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实习。我

跟着一位高个子技术员，在发电机

组认真记录着水轮机运行数据。我

总是东摸摸，西看看，不停地问，不

停地想，面对着我国第一座自主建

设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抑不住内心

的激动、自豪。我常常登上 105米
高的坝顶，俯瞰库区内烟波浩渺、岛

屿点点的新安江，豪情万丈。当时，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学好功课，成为

一名优秀的水电技术人员，我也愿

意驻守此处，与新安江为伴。

游船划开宁静的水面，泛起丝

绸般的折皱。就如我此刻不平静的

心情。不久，国家的困难，学校的解

散，阴错阳差的命运，使我与当年的

梦想失之交臂。心心念着的新安江

水库，终成遥远的记忆。但我坚信，

有一日，总会重逢。

江水映照着一位老人的身影，

57年后，青丝已成白发。江水依旧

年轻如昔。

蓝天白云，江水如蓝，岛屿如

碧。湖中岛屿，千姿百态，相连

处，似连非连；稀疏处，湖水无边

无际，开阔如海。下船前感觉闷热

的我们，此时早已在清风和凉气

中，犹如回到了春天。可不是，从

水电站坝底涌出的江水，常年温度

保持在14℃到17℃，成为巨大的天

然空调。

同行发出由衷的赞叹，或为清

冽的空气，或为宜人的气温，或为美

丽的风光。这是当年水库建设者所

没料到的。那时，人们凭着冲天的

豪情，为着收复峻急的河流、险滩，

为着防洪减灾、灌溉农田，为着带来

航运、渔业和林业的经济效益。沧

海桑田，水库成了旅游胜地。人类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和重塑了生

存环境。

天上飘起了绵绵细雨，远处的

水面和岛屿，笼上了一层薄雾，就像

少女披上了薄纱。这里愈发显得诗

情画意了。是的，从古到今，新安江就

是这么一条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江。唐

宋以来，孟浩然、李白、刘长卿、杜牧、

范仲淹、陆游……都在这条江上留下

了不朽的诗文。“野旷天低树，江清月

近人”是孟浩然的吟唱，“人行明镜中，

鸟度屏风里”是李白的所见，“有家皆

掩映，无处不潺流”是杜牧的感悟，“清

流数千丈，底下看白石”是刘长卿的感

叹。千百年来，河流铭记了他们的歌

咏。

溯江而上，我们来到新安江上游、

安徽省黄山市的屯溪老街。踏着暗红

的石板，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粉

墙黛瓦，窗棂门楣的雕砖木刻，屋顶上

高高的马头墙，无不彰显徽派建筑的

大气和精美。古今多少事，皆付烟云

中。这条因宋徽宗移都临安而兴的老

街，穿越 700多年来，因为江水的滋

润、庇护，繁荣着，青春着。

重回新安江，所见所闻，片面、仓

促，但我分明触摸到了它的气度、精

神，感受到了它的鲜活、旺盛。

重游新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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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
奉化大堰村的白阊门，有着 300多年的历史沧桑，

令人称道的是大门上刻有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雀替图

案，生动活泼、含意隽永。靠东横梁上的图案刻有一只

羊用前脚跪着吃奶，母羊正扭头回盼。四周皆长草，随

微风动处，草丛起伏。靠西的图案是一只乌鸦衔着食

物飞回家，意即小乌鸦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当父

母年老不能外出捕食时，就将食物口对口地喂养年老

的父母。靠南的横梁上又刻有两幅图案。一幅是一人

在地上熟睡状，附近有一只小狗在旁边守护，狗为忠诚

的象征。另一幅是一匹鞍马在四处寻觅主人，马为义

气化身，对主人始终不忘不弃。这四种图案表达了建

筑原主人对当时社会中的“忠孝节义”的欣赏，并将此

作为座右铭来明志表节。

房子的主人王四佐，为人慷慨好义，乐于善施。雍

正五年被授予“敦善不怠”“义揭公墙”的匾额。数百年

后，王四佐的后人王慕兰也曾是这里的主人，成为奉化

民国时期有名望的女教育家。

王慕兰（1850－1925），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随父

入蜀，耳濡目染秉承家学，博览经史百家,工诗词，国学

基础深厚。15岁丧母，后弟夭父殁。年逾三十始与旅

鄂同乡、湖北补用知县董兆茳结婚，相与扶柩回籍。

归乡后，夫卧病不起，生活艰难。王慕兰挑起生活

的重担，初设学馆于夫家连山乡中心岙（今董李乡董家

村），以旧学启迪乡里子弟，后执教于大公岙、石门及宁

海马岙等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萧王庙孙锵

家办学馆，专招女生，时远近闻名。

丈夫不幸病故后，王慕兰回到白阊门，对教育事业

痴心不改，见家乡只有男人上学，没有妇女读书之地，

便筹办了一所女校，特意开办一个启蒙班，专门接收乡

下来的大龄女子，她曾指点过蒋介石的元配夫人毛福

梅学习文化。1903年受聘官立作新女学堂首任堂长，

招收 7－35岁不缠足女子入学，推行新学，主张男女平

等。她写的《女子世界》诗云：“大厦原非一木支，平权

尚有可为时，炼得彩石天能补，漫惜蜗皇是女儿。”她反

对女子缠足，并从学校推及社会。在任作新女学堂堂

长 20余年期间，每年捐年薪十分之二，帮助穷苦学生

就读，村民无不称道。

宁海长洋的一座甲子桥至今仍流传着她的一个故

事。清末，西店名族孙乃泰胞妹是王慕兰的学生，嫁到

长洋后，不料夫死，留下三岁儿子，族人逼孙氏交出房

产，孙氏无奈投水，王慕兰写下“十年流恨无穷时，试看

甲子桥下水”，诗里满是抑制不住的悲愤和对女学生的同情，替女学生

主持了公道。

1910年 8月 14日《四明日报》，上载一则消息：“作新校长已允蝉联

奉化作新女校校长兼教员王慕兰任职有年，勤劳卓著，近因年老辞退，

已志本报。兹有魏大令暨校董迭次致函敦劝，又复莅校面留，缮送关

约。女士业已准情允许。女士家非素裕，今又愿捐薪资七十元，充作该

校经费，俾来学女生概免学费，其遗惠于女界何如哉。”在 1926年 6月 5
日《四明日报》上，载有《定期追悼王慕兰》的消息，内容为“奉化王慕兰

女士，学识湛新，尤长诗学，曾任作新、镇亭等校校长有年，声誉颇著。

闻女士已于去年六月间逝世，其女弟子周国瑞等发起追悼会，定本月六

日举行云。”从这两则旧闻中，可以看出王慕兰是一位会作诗的、在山区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并且声望卓著的女教师；也不难看出，社会对她

的肯定和学生们对她的深情怀念。在清末民初的年代，一个农村女子

要做出这样的壮举，确实不同凡响。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可以解释为，作为一名教师，除

本身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外，更应具备高尚的道德素质，道德情操及

道德标准。师者，为人垂范也，德之彰显也。德者，品高也，德无不聚

也。王慕兰，是一位真正的师者。在她 72岁高龄的时候，仍执教于大

堰村锦平女校及董家村霞溪国民学校，直至去世。

当年的王慕兰，每天从白阊门一早出去，到各地上课，晚上风尘仆

仆回家，独自一人，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她深知“授之以鱼，足解

一日之饥；授之以渔，足食终身之鱼”。她的足迹奔波在奉邑大地，从教

40年，吟诗数百首，是奉化有名的“闺阁诗人”，也被称为“宁波秋瑾”。

著有《岁寒堂诗集》2卷、《四明王女史诗稿》等，获县公署“巾帼丈夫”奖

匾，这是对她一生最好的褒奖。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国以人立，教以人兴。王慕兰矢志办学的

事迹和助困帮贫的精神，影响着奉化一代又一代的人。


